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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自其作为新的教学模式出现以来，频现于各阶段教育创新及各科教学改革的
讨论中，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研究热潮，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回顾“翻转课堂”的缘起及发展探索了
其“翻转”内涵，结合大学英语教学的特点和现状，提出了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若干建议，以期推进“翻转课堂”的本土
化，更好服务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有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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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lipped Classroom Mode has been discussed in different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has become a magnet of doing re-
search since it emerged．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then explores into
the actual flipped details，and also exposes the necessary exponents in the EFL of College English．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in-
adequacy of flipping the College English class and offers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China
and for the effective reform of the College English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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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增强其自主学习能
力”，徐锦芬(2007:121)指出自主学习的中心是学生能够根
据各自的特点，选择各自喜欢的方式和合适的时间，按各自
的节奏进行学习，从而满足学生的个性化要求。这一理念
正好与“翻转课堂”理念不谋而合，因此不少学者在“翻转课
堂”席卷之际大力提倡大学英语课堂的翻转。本文将从“翻
转课堂”的缘起和发展入手寻找其内涵和优势，结合大学英
语教学的特点和现状，提出若干反思和建议，使“翻转课堂”
更好地本土化。
2．“翻转课堂”缘起及发展
2． 1 理论萌发及雏形
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赋予教育改革新的
方向。“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 或 Inverted Class-
room)，亦称“颠倒课堂”或“反转课堂”，指的是借助网络，学
生利用教师事先提供的学习材料在课前自主学习，课堂上
参与同学和教师的互动，展开释疑、巩固、实践探究的积极
学习。该概念的萌发可回溯至 20世纪 80、90年代，当时哈
佛大学应用物理学教授Mazur． E(1991)指出计算机技术对
于教育的重要作用。1991年，他在 Can We Teach Computers
to Teach?一文中认为学生借助计算机的学习有着可以自
由控制学习进程和顺序的优点，并指出计算机虽不能取代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但计算机毫无疑问会成为教师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辅助工具。迈阿密大学“经济学导论”
课程的教师为了激活差异化教学从而提高学生个体的学习
效率，将传统中课堂教授知识的环节和学生课下学习巩固
环节进行对调，已颇具“翻转”的雏形(Lage，Platt，Treglia
2000)。Baker(2000)进一步明确“翻转课堂”模式，提出教师
利用网络将制作好的学习材料提供给学生自主学习，课堂
上再根据学习效果带领学生展开深度学习。
2． 2 实践初探
如果说在这之前都是理论的形成萌芽阶段，那么 2007
年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林地公园高中的“翻转课堂”，就
是对这一新型教学模式的初次实践。该高中的两位化学老
师为了因故缺勤的同学能够跟上教学进度，尝试着利用录
屏软件录制课堂上实时讲课的音频和 PPT讲稿，并将视频
上传至网络供这些学生下载学习，结果意料之外地还受到
了除目标学生外其他同学的喜爱。两位教师遂逐渐以学生
在家看视频完成知识的传授，课堂内进行深度学习以完成
知识内化的方式教学。尽管整个“翻转”过程愈见成熟，但
由于视频制作和网站运行维护等硬件技术的限制，未能引
起大范围讨论和推广。“翻转课堂”的影响力扩散至全美甚
至全球得益于大名鼎鼎的“可汗学院”(Khan Academy)。
2004年，Salman Khan受托辅导亲戚Nadia的数学，经过尝试
和调整后用 windows画图工具讲解并录制视频上传至网站
YouTube供 Nadia学习下载并取得积极成效。Nadia通过在
线学习的成功实践使得 Salman Khan萌生录制更多在线视
频的想法。在形成了广为人知的“可汗学院”之时，其录制
的教学视频已超 1500个，内容涵盖了物理、数学、生物、金融
和当代经济学等学科。2011年，Salman Khan在TED演讲中
再次将“翻转课堂”介绍给全世界，引起全球教育界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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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随着 2012年国外慕课(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轰轰烈烈地崛起，“翻转课
堂”迅速席卷全球教育界，其来势之猛，大有颠覆传统课堂、
迎来课堂教学革命之势(王秋月 2014:15-28)。
2． 3 推广应用
随着“翻转课堂”在美国本土发展得如火如荼，中国对
其的引介、研究和应用也迅速升温。近年来，中国很多地区
的中小学及不少高校都在尝试这一新型的教学模式，不仅
组织了相关话题的教学论坛，甚至成立相关研究中心。比
如，华东师范大学于 2013年 9月成立了慕课中心，重庆聚奎
中学和广州市海珠区第五中学的“翻转课堂”实践都具有较
大的借鉴意义。通过检索“中国知网”(CNKI)的部分数据
可以更清晰地说明现状。将“翻转课堂”作为主题词搜索
“中国知网”2013年至 2016年四年间的核心期刊成果，共计
901条，分别以 32篇、143篇、335篇和 389 篇的数量逐年递
增。以“翻转课堂”为话题的论文涵盖了对翻转教学的宏观
思考、对所需的硬件技术的讨论、中小学教学及高校各类课
程教学应用、成人职业培训及其他培训等多方面内容;以
“翻转课堂”和“大学英语”为检索词搜索 2016年核心期刊
成果，共计 35条，内容涉及大学英语“翻转课堂”的应用述
评，“翻转课堂”模式的实证研究及合适模式的建构探索等
方面。由上述搜索结果可以得知，自 2012年以来，国内关于
“翻转课堂”的评介和研究逐年增多，讨论主要集中于参照
“翻转”模式进行的大大小小的翻转实践。如探索构建医学
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刘冰 2016:62-65)。其中有关大学
英语“翻转课堂”的讨论中，将“翻转课堂”的翻转内涵与大
学英语课程本身的教学要求相结合来考量的文章并不多。
总而言之，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来看，“翻转课堂”这一
新型教学模式的形成经历了萌芽形成、实践初探及推广应
用三个主要阶段。从研究状况来看，中国当前正处于实践
初探到尝试推广这一过渡阶段，若干有条件地区已经开始
较大规模的“翻转”。
3．“翻转课堂”内涵探析
通常而言，学习过程可分为知识传授以及知识内化两
个阶段。“翻转课堂”将原本课堂上的知识传授移至课前自
主学习，将课外练习和巩固的知识内化环节移至课内，颠倒
的便是这两个学习阶段。因此，“翻转课堂”是否成功的标
准是是否完成了学习过程中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这两个环
节。最低要求是学生在课前的自主学习达到传统课堂中教
师讲授的效果，以及通过课内的深度学习后达到以往模式
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图 1 是 Ｒobert T．在线性代数
“翻转课堂”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归纳出的“翻转课堂”结构。
新模式“翻转课堂”有着传统课堂所没有的若干优势。
首先，“翻转课堂”改变了传统教学“以一对多”的模式，转而
过渡至“以一对一”，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课
前知识传授环节上，由于学生是根据教师事先准备的学习
材料自主学习，不像传统课堂上统一的授课进程，而是可以
根据个体的学习差异通过“暂停”、“重复”和“快进”来自由
控制学习进度，实现由教师主动的知识灌输转变成由学生
主动的知识建构过程。其次，“翻转课堂”将知识内化环节
从课外移至课内，有效改善传统课堂中由于学生课后无法
及时巩固内化新知识而影响学习效果这一弊端，从而真正
做到深度学习。“翻转课堂”之所以将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
的环节翻转根本上是为了实现课堂资源最大化配置以寻求
学习效果的最优化。由于课前学生已按各自的学习节奏完
成了知识传授，所以课堂上就不必花费大量时间去讲授，从
而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学生个体上，更清楚全面地了解学生
问题以便更高效地解决问题。再者，“翻转课堂”既能突破
传统课堂单一的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刺激学生主动学习，
还能实现大数据环境下教育资源的共享。一方面，教师事
先通过网络制作的学习材料可以多样化，如文件、音频、视
频以及过关检测等，这些多模态学习材料的设置可以有效
避免传统课堂上单一乏味的授课方式，增加学生的学习兴
趣。另一方面，大数据信息时代为“翻转课堂”提供便利和
保障，使各教育机构共享优秀教育资源成为可能，从而缩小
各学校和各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提高整体教育水平。
图 1． 翻转课堂结构(Ｒobert ，T． 2011)
“翻转课堂”自其出现以来便褒贬不一。有人认为“翻
转课堂”就等于在线课程或者视频教学，也有人认为翻转后
的课堂还是那个课堂，教师仍是那个教师，教学要素并未发
生任何变化。前者夸大网络技术对教育的作用，后者则看
轻技术对教育的促进作用。对于“翻转课堂”我们应该客观
地看待科学技术在教育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既不可“技术决
定论”，也不可忽视其影响。“翻转课堂”的本质应该是“技
术促进的教学”(王长江、胡卫平、李卫东 2013)。
4． 大学英语“翻转课堂”冷思考
诚然“翻转课堂”有着传统课堂无法企及的优势，但在
引进推广时断然不能一刀切。关于大学英语的“翻转课
堂”，崇尚者众多，实践者踊跃，课题申报与论文发表激增。
然而，很少有学者对大学英语教学的课程性质、常态要求、
翻转理据与形式进行冷静地对比思考。下面，我们就从大
学英语课程的内在和外在因素切入来思考翻转中的知识传
授和知识内化两方面的局限性。
4． 1 内在因素:课前知识传授受限于语言课程学习特
征
语言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要真正学好语言离不开涉及到
一系列具体情境的人际互动。从目前大部分语言学家认可
的语言定义“语言是一种由具有任意性的有声符号组成的
人类所特有的用于交际的系统”中可以看出，语言是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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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工具，沟通和交流是语言的基本功能。教育部纲领性
文件《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5)》(以下简称《指南》)明确
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综合文化素质，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
工作中能够有效地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
发展的需要”。
从《指南》中可知，大学英语课程应兼顾工具性和人文
性。对于非英语专业而言，工具性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
在英语的应用能力上。大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正如体
能训练一般，强调连贯而循序渐进的锻炼过程，结果是过程
自然而然的产物;而 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和Mathematics)类课程学习如同过关游戏，重在一个个知识
点的掌握，而习得过程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两课程截然
不同的学习特征决定了是否适合课堂翻转。我们整理了
“翻转课堂”发展历程一览表，尝试着从以往翻转实践中进
一步求证以上观点。由以下表 1可知，发展历程中较为成
功且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几次翻转实践大多产生于知识性较
强的理工科类课程，而对于大部分陈述类课程，则无涉及。
究其原因，对于 STEM类课程学习，“翻转课堂”可以将新知
识的环节移至课前，借助短时视频由学生自主掌控学习，不
但达到了知识传授的目的，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
进行自主学习;而大学英语显著的工具性决定其学习过程
需反复地进行实践练习，而非单纯知识点等语言形式的掌
握。将语言使用活动纳入英语教学，可增强英语学习的情
境性和实践练习的针对性。在活动教学中融入形成教学，
发挥形式教学的语言修正功能(樊湘军 2016:76)。
表 1．“翻转课堂”发展历程
时间 学科 具体事件
1991 应用物理 哈佛大学教授
Mazur Eric发现计算机能使学生更好
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对课堂教学有显著的帮助
2000 经济学
迈阿密大学三位教师尝试“翻转”，将原本课堂上讲
授的内容让学生课下学习，课堂上指导学生进一步
学习
2000 /
美国人 Baker． J． Wesley提出更为成熟的模式，明确
教师利用网络制作学习材料供学生下载，课上带领
学生深度学习
2004 数学
美国人 Salman Khan用电话和涂鸦结合起来辅导侄
女，后又用 windows 画图工具讲解并录制视频上传
YouTube
2007 化学
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林地公园高中的两位化学老
师录制课堂上实时讲课的音频和 PPT讲稿上传至网
上供缺勤学生下载学习
2009
数 学、物
理、经 济
学、金 融、
生物
美国人 Salman Khan逐渐录制超过 1500个覆盖多门
学科的微型教学视频上传至 YouTube供更多的人学
习，并正式命名“可汗学院”
2011 线性数学 迈阿密教师
Ｒobert Talbert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翻转
课堂”结构
2011 / 美国人 Salman Khan在 TED上发表演讲“用视频重
塑教育”向全世界介绍“翻转课堂”
另外，在视频时长上，我们调查了“可汗学院”以及美国
林地高中的“翻转课堂”发现，前者视频时长最长不超过 14
分钟，大多在 10分钟左右，短的甚至 3分钟，后者时长不超
过 15分钟，平均 10分钟左右(张金磊 2013)。我们知道大
学英语属于陈述类知识，而陈述性知识的教学要想取得较
好的学习效果，需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进行思想上的
交流与情感上的沟通才能达到(杨斌、王以宁、任建四、张海
2015)，这整个学习过程不是区区 3—15分钟时间可以充分
完成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大学英语彻底翻转的不适切
性。
4． 2 外在因素:大学英语课程现状决定课中低效的知
识内化
课堂“翻转”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教学资
源，从而实现学生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以及深度学习。
“翻转课堂”是“使用技术手段异步传授知识，解放课堂时
间，以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活动”(Cockrum． T．
2014)。它“增加了学生和老师之间互动和个性化接触时
间，是一种个性化的教学环境，是混合了直接讲解与建构主
义学习的一种教学模式”(戴朝晖 2015)。由此看来，似乎
课堂上知识内化的环节更为重要，直接决定学生能否掌握
知识，掌握到何种程度。假如上文是翻转过程中知识传授
环节所受的困境，那么中国语境下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
上知识内化过程也同样难以达到个性化学习及深度学习的
标准。大学英语是高校中修课人数较多的课程，每个班级
学生人数四十几到六十几不等，有的甚至更多。一节课四
十来分钟时间，若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时间平均分配给每
个学生，学生倾向于在课堂上就课前的视频学习以及作业
练习提出问题和疑惑，教师对学生的疑惑进行解答，那么纠
错环节将会占用交际性、实践性课堂的大部分时间，极易演
变成低效的答疑课，与《指南》中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
相差甚远。
综上，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语言学习的工
具性和互动性要求决定大学英语课程难以通过将知识点划
分制作成小视频的方式供学生学习。大学英语课堂需要的
是师生互动以及生生互动，而非人机交流。大学英语由于
其本身的课程特征并不适合翻转，至少不适合按常规翻转
模式的彻底翻转。
5． 反思建议:助力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本土化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对各科课堂教学
有着一定的启示，为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可能的方向。但
它不应该被尊为当前最先进的、适合于各种课程的教学方
法。翻转课堂的引进实践一定要考虑到目标课程的教学特
点，尤其对于外语教学更加不能一刀切，有必要的话需对实
施的策略和方法作出调整，更好地将与 MOOC 融合的翻转
课堂应用于外语教学(戴朝晖 2015)。正如“后方法”流派
观点“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应反对单一的、凝固
的、锦囊妙计式的教学法(陈力 2009)。因此，“翻转课堂”
虽然不适合彻底颠覆传统的大学英语实体课堂，教师在课
堂上创设语境、组织互动、交流沟通的环节也无可代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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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认为，充分认识“翻转课堂是技术促进的教学模式”
这一优势，经过调整后的大学英语“部分翻转”课堂，可以作
为当下课堂教学的一种补充。
5． 1 学习材料多模态化，促进积极主动学习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使得学习材料不再局限于以往单纯
的纸质书页，而是以更多样、更生动的形式出现。“翻转课
堂”之所以有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优势，很大原因是课前
的学习材料以短视频、音频和图画展示等多种形式呈现。
一方面，短时间视频或音频教学比传统的教师课堂授课紧
凑有趣，感官上不易使学生产生疲劳感;另一方面，短视频
能够保证在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时长范围内完成知识传授，
使学生产生较强的自我效能感，从而使学生更有兴趣去主
动学习，由此产生良性循环。因此，大学英语教师在单元内
容预热、学习内容检测、单元内容拓展以及一些知识性较强
等相对易于让学生自主完成的方面可以以语言、图像、声音
等各种形式移至课前。这样的“部分翻转”可以沿承“翻转
课堂”的优点，更好地节约利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
5． 2 利用大数据优势，共享优秀教育资源
大学英语教师可以借由当前大数据时代优势，有效利
用已知的优秀教育资源，并根据学习材料特点合理运用于
大学英语教学中。由于学生在课外的学习方式是借助网络
平台观看收听视频及音频等学习材料，因此学习材料的优
劣以及是否适合直接影响学习效果。一方面，通过教师个
人制作的学习材料语言质量难以保证，且耗费的时间和精
力巨大;另一方面，在资讯发达、知识快速传播的信息时代，
国内外的交流日益频繁，学习材料的搜索也日趋便捷。综
合考虑，合理利用已有优秀资源优于自行制作所有学习材
料。例如，教师可以在备课期间有意识地搜集相关主题的
优秀小视频并建立备用视频库，汇总优秀的网络资源链接，
汇编难度合适的阅读材料等作为知识储备库。教师之间、
学校之间甚至地区之间都可以实现优秀教育资源的共享。
5． 3 依靠交流工具，拓展学习平台
便捷的日常交流工具可以为师生和生生互动提供方
便，合适的学习网站和应用拓展了学习平台。电子产品凭
借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教育带来福音，使知识传授不再受
限于时间和空间。例如，教师可以通过交流工具，如腾讯
QQ或微信，建立相关群组，便于上传相关课前学习材料供
群组组员(学生)自主学习。对于一些非典型性的个人问
题，教师可以通过平台及时解决;而对于一些典型的普遍性
问题，教师可以及时记录，在课堂上进行集中分析，从而达
到高效的深度学习。此外，教师可以借助一些已有的英语
学习网站作为课堂的补充，各高校也可以与这些英语学习
网站以及应用等进行合作，助力大学英语课堂细腻而高效
的“部分翻转”。
6． 结语
“翻转课堂”借由技术为合适的课堂教学提供更好学习
氛围，为学生提供更为方便高效的学习支撑。但在任何课
程、任何教学现状下，切不可为翻转而盲目跟风翻转，大学
英语也不例外。王守仁(2016)在对大学英语“把脉诊断”中
发现，“中国英语教育热热闹闹，有点大炼钢铁的味道，炼出
不少废铁，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费时低效’的指责”。因
此，在颇有全民翻转的翻转热情形下，我们要警惕“拿来主
义”，“引进情结”和“破坏式创新”(李允 2014)，有必要进行
一些“冷”思考，抓住“技术促进”这一核心，调整翻转模式以
更好地服务大学英语课堂，力争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大学英
语课程的翻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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